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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世界。在生命臻於圓熟的階段，她的詩自

然更值得讀者、論者重視。而在我們掩卷喝

采之餘，更期待詩人持續自我突破，使創作

之泉更加豐沛、流淌為一條生機無窮的大

河。

吳晟

圖15　吳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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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沙文學家」以種樹行動
護土地
詩文兼寫的吳晟，早年以詩歌為主，中

年後則以散文為多；且起步甚早，22歲便出

版第一本詩集《飄搖裏》。其後回鄉任教、

務農，以一系列作品標誌出獨特的主題與風

格。詩集《吾鄉印象》、《泥土》成書於七

○年代；散文《農婦》、《店仔頭》，詩集

《向孩子說》則在八○年代出版，共同特色

是描寫農民的勤懇，同時反映農村經濟內憂

外患、農民生活無著的景況。他的作品自耕

讀生活而發，亦有不少書寫政治議題、社會

運動之作，整體風格淺白質樸，溫厚中帶有

反思與批判性。

書寫農人、農村著名的吳晟，近二十年

尤為關注環境議題，著力甚深。他曾踏查濁

水溪流域，見證自然遭受破壞的實況，寫下

多篇散文，2002年結集為《筆記濁水溪》。

2011年與吳明益合編《溼地‧石化‧島嶼想

像》、2014年將《筆記濁水溪》重新出版為

《守護母親之河：筆記濁水溪》，並增加一

輯「守護水圳行動」、增錄新詩作〈請站出

來〉，呼告讀者挺身護水。另一方面，2008

年，歌手吳志寧邀集數名音樂創作人，為其

父吳晟作品譜曲，推出《甜蜜的負荷：吳晟

詩‧歌》專輯。2014年則由吳志寧獨自譜曲

完成《吳晟詩歌2：野餐》，同年推出父子合

著之《只有青春唱不停：吳志寧的音樂、成

長與阿爸》。這些跨領域的合作，讓年輕一

代在「課本」之外，有了更加認識老詩人的

機會。

除了以詩文關懷土地，吳晟自2001年即

參與林務局「平地造林計畫」，開始在彰化

溪州的吳家農田種樹。這片占地近三公頃的

樹園，他以母親之名，命名為「純園」。用

友善自然的方式，培植了櫸木、樟樹、烏心

石等原生種樹木，並將樹木送往台灣各地，

以推廣原生種植物的種植。《種樹的詩人》

一書，由吳晟口述並穿插詩文，鄒欣寧採

訪撰稿、唐炘炘資料彙整，記錄其投入「純

園」的點滴心血。這部既似報導文學或散

文，又有「種樹工具書」功能的作品，終在

2017年初與讀者見面。而同年10月，真理大

學台灣文學系為肯定其創作五十餘年來的成

就，頒予台灣文學家牛津獎「福爾摩沙文學

家」，並舉辦「吳晟文學學術研討會」，從

詩觀、生命觀、地方意識、社會運動、跨域

創作等多元視角探討吳晟作品。

自2016年11月起，蔡英文總統遴聘其為

總統府資政；2017年《種樹的詩人》之出

版、「台灣文學家牛津獎」的獲得，在在

證明吳晟晚年豐收期已然到來。台灣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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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吳晟作品的特殊性與重要性自不待言；

然其行動與實踐之收效，台灣的環境問題何

去何從？如果我們有信心，那麼就要有耐

性。

林亨泰

圖16　林亨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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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自成，九旬高齡得殊榮
2017年第40屆吳三連文學獎頒予詩人林

亨泰，譽揚其於不同時期的詩作中，遙映社

會脈動並探索各種主題與技巧，無論創作或

理論皆深具開拓性，寫作數十載，為當代詩

壇重要標竿。

林亨泰的文學生涯可追朔至1942年，他

於此時開始摸索寫詩；1947年加入銀鈴會

後，始正式創作。當時受銀鈴會顧問楊逵的

鼓勵，積極發表詩作於《潮流》、《台灣新

生報》「橋」副刊。這些作品具現實主義的

批判精神，後集結為《靈魂の產聲》，兼有

日文詩與中文詩，呈現「跨越語言」的轉換

軌跡，謂其四○年代的創作總結。

1949年，銀鈴會成員受「四六事件」牽

累，被迫解散；白色恐怖陰影籠罩，加上不

滿「戰鬥文藝」充斥文壇，林亨泰停止了創

作。然而，1954年偶然閱讀到《現代詩》，

使他重新燃起創作熱情，稍後出版了第一本

中文詩集《長的咽喉》，展現富含台灣意象

的詩面貌。兩年後，紀弦發起現代派運動，

他即受邀	「九人籌備委員會」成員之一。此

階段作品現代主義風格濃烈，多發表於《現

代詩》、《創世紀》。除以符號詩的創作震

動詩壇，林亨泰亦發表諸多前衛性詩論，為

一理論與實踐並行的現代派健將。

1964年，受吳濁流創辦《台灣文藝》的

啟發，林亨泰與詹冰、陳千武、吳瀛濤等人

創辦笠詩社，並受推選為《笠》主編。在該

詩刊中，林亨泰開闢「笠下影」、「作品合

評」、「詩史資料」專欄，重視詩論、作品

評論與史料建立。雖在第六期後辭去編務，

但其為《笠》打下根基，可謂在編輯計畫完

成後功成身退。

林亨泰雖在1962-1972年間，因私務與身

體因素未能提筆寫詩，但詩評、詩論的創作

仍不輟。在這個階段，他雖與現代派分道揚

鑣，但並非否定之，而是更重視詩如何表現

「時代意義」。此時的評論文字中，可見現

實主義、現代主義的鍵結與對話。七○年代

中後期，林亨泰復重新寫詩，仍呈現智性與

知性的詩風；以現代的表現方法經營現實性

素材，寫下對生活的體驗與省思。至八○年

代，林亨泰推出兩本詩集《林亨泰詩集》、

《爪痕集》，新舊作兼有之。其時面臨台灣

社會、政治制度的變遷，林亨泰也寫出或直

白或諷刺的政治詩，是其詩風與主題的又一

次變化。1995年，林亨泰因腦血管栓塞入院

急救，其後造成肢體與語言能力損害，卻憑

著毅力進行復健，得以重新寫作。此時的作

品中，他斂起前衛的鋒芒與銳利的批判，轉

而呈現沉澱過後的靈明，一向冷冽的詩風從

而有了溫度。


